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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史诗英雄史诗《《玛纳斯玛纳斯》》的传承与传播的传承与传播
□□ 胡振华胡振华

2022 年 7 月 13 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参观
《新疆历史文物展》，观看民族史诗
《玛纳斯》说唱展示，并同《玛纳斯》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亲切交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是由各民族优秀文化
百川汇流而成。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
体历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
究，充分挖掘和有效运用新疆各民族
交往的历史事实、考古实物、文化遗
存，讲清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和多民族聚居地区，
新疆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血脉相
连、命运与共的重要成员。要加强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把各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时隔不久，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
孜自治州于 2023 年创作出《玛纳斯》
歌舞剧进京献演，获得好评。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平等、团结、
互助、和谐的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
员，柯尔克孜族同胞主要分布在新疆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南疆的拜
城、温宿、乌什县，北疆的特克斯、
昭苏、额敏县及黑龙江省的富裕县，
人口共有 20余万人。柯尔克孜族历史
悠久，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英
雄史诗 《玛纳斯》 就是其中的出色
代表。

早在秦汉时期，柯尔克孜族的先
民就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一带，过着
游牧生活。唐代建立了黠戛斯（柯尔
克孜）汗国，受封于中央政府，一直
与中央政府保持友好关系。宋代分布
在我国东北的契丹（克塔依）人建立
了辽国，征服黠戛斯汗国为其属国，
柯尔克孜族先民饱受奴役之苦。1124
年辽在东北新兴起的女真人的胁迫下
西迁，契丹人在西迁过程中和建立西
辽后继续对柯尔克孜族进行烧杀抢掠
及残酷奴役，柯尔克孜族人民为了生
存进行英勇反抗，并向天山一带迁
移。12世纪末，以成吉思汗为首领的
蒙古崛起，在元、明、清三代的柯尔
克孜族人民一直受卡勒玛克人、蒙古
人、契丹人的统治，柯尔克孜族人民
继续进行了不屈的英勇斗争。柯尔克
孜族人民的英勇斗争通过代代深受人
民爱戴的民间艺人创作，形成这部英
雄史诗《玛纳斯》。

抢救与传承

中央民族大学是我国开展和推进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抢救性保护和传承
工作的重要力量。早在上世纪 60年代
初，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大
学）就派师生深入新疆柯尔克孜族地
区与新疆文联和克州人员合作进行
《玛纳斯》的调查、记录、翻译、研究
工作。后又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组
织领导的新疆文联、克州和中央民族
学院共同参加的《玛纳斯》工作组，
继续进行抢救工作。

1978 年，我被借调到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工作，我向上级领导单位撰
写了一份尽快抢救《玛纳斯》的建议
报告，刊登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内
部刊物 1978 年第 4 期《民间文学工作
通讯》上。同年冬，领导派我到新疆
把《玛纳斯》演唱大师朱素普·玛玛
依接来北京，组成新的《玛纳斯》工
作组，成员中有新疆克州、新疆文联
和中央民族学院的人员。抢救工作在
中央民族学院进行了一整年，使朱素
普·玛玛依演唱的八部 23万行《玛纳
斯》 得以保存下来，我国八部 18 册
《玛纳斯》的柯尔克孜文和汉文译本都
是根据上述原始记录材料整理出版
的。1979年，领导派我把朱素普·玛
玛依再次从新疆接到北京中央民族学
院，在这里继续开展对《玛纳斯》的
抢救工作。

今天，《玛纳斯》作为世界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按照国家文旅部的要
求，对其进行了“国家+省+市+县”
自上而下的保护，整合了文旅部、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克孜勒苏
柯尔克孜自治州人民政府、阿合奇县
人民政府的保护力量，充分发挥科研
机构和民间组织的作用，推动《玛纳
斯》 作为代表性非遗项目的科学保
护，确保各项保护传承工作落到实
处。在这个过程中，各方力量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自下而上系统地成立了
保护研究中心、文化研究中心等，与
当地合作开展《玛纳斯》的多角度挖
掘和全方位保护。

演唱《玛纳斯》的民间艺人被称
作“玛纳斯奇”。千百年前最早的“玛
纳斯奇”是谁，迄今无人说清。新中
国成立后，我参与《玛纳斯》的抢救
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了解的几位较著名
的“玛纳斯奇”代表人物，如朱素普·
玛玛依、艾什玛特·玛木别特朱素普、
铁米尔·吐尔都玛木别特、萨特瓦勒
德·阿勒等，他们所传承的不同版本
《玛纳斯》，深受国内外研究者重视。

不同的“玛纳斯奇”演唱的《玛
纳斯》变体的主要内容基本上相同，
只是在演唱的长短、语言艺术特色等
方面有所不同。我国演唱最全最完整
的“玛纳斯奇”是朱素普·玛玛依，
他是新疆阿合奇县人，能演唱史诗
《玛纳斯》 的八部，长达 23 万余行，
其柯尔克孜文和汉文译本均已出版，
多次荣获国内外重大奖项。

目前在北京、乌鲁木齐、兰州、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及下属各县
都有 《玛纳斯》 研究和保护传承机

构。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

究所在新疆阿合奇县设有《玛纳斯》

研究基地，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

族语言文学学院培养研究《玛纳斯》

的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新疆民间文艺

家协会设有《玛纳斯》研究室，新疆

师范大学设有《玛纳斯》研究中心，

西北民族大学设有 《玛纳斯》 研究

所，新疆石河子大学也很重视《玛纳

斯》工作。有些单位还经常组织“玛

纳斯奇”培训和学术研讨会。2006

年，《玛纳斯》被收入我国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入选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

历史文化价值不断凸显

世界上一切英雄史诗的构成都有

一个共性规律：它们并不是一时一

刻、一个时代或少数人就能完成的。

它们是经过人民世世代代、有的甚至

是好几个世纪的传唱，不断加工充实

与复合，才逐渐形成的。《玛纳斯》就

是这样，它有其初生形态、成熟形态

及进一步发展后基本定型的形态；它

的组成部分也是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

逐渐加上新的材料，涂染上新的色

彩。这个过程不仅体现了史诗的文学

价值，更不断凸显了宝贵的历史文化

价值。

《玛纳斯》史诗的每一部都可以独

立成篇，内容又紧密相连，前后照

应，共同组成了一部规模宏伟壮阔的
英雄史诗。《玛纳斯》不只是一部珍贵
的文学遗产，也是研究柯尔克孜族语
言、历史、文化方面的一部百科全
书，它不仅具有文学欣赏价值，而且
也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例如史
诗中出现的古老词汇、族名传说、迁
徙路线，古代中亚、新疆各民族的分
布及其相互关系，有关古代柯尔克孜
族游牧生活、家庭成员关系、生产工
具、武器制造及有关服饰、饮食、居
住、婚丧、祭典、娱乐和信仰伊斯兰
教前的萨满教习俗等，都是非常珍贵
的资料。

《玛纳斯》是民间文学作品，不是
柯尔克孜族的历史，但史诗往往把历
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痕迹保留了下
来，并进行了文学上的加工，对我们
研究历史提供了很多值得进一步探讨
的线索，可以启发我们运用 《玛纳
斯》中的材料旁证历史中的很多问题。

例如：阿勒玛穆别特的父亲是
“索朗都克”，Sooronduq是苏联出版的
《玛纳斯》中的写法。我国新疆人民出
版社 1989年出版的柯尔克孜文《玛纳
斯》 上写作 Sorendir。蒙古语中 So-
lon'gos 是指朝鲜族，清代文献中常把
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统称为

“索伦”，Soornduq 中的 Sooron，我推
测有很大可能是指“索伦”，因为-duq
在柯尔克孜语中是构成表示“……
的”“……地方的人”“……民族的
人”的附加成分，Sooronduq可以音译
为“索朗都克”或“索伦人”。如果我

的推测无误，它就可以帮助我们从另
一个方面找到契丹与达斡尔的关系。
史学家陈述认为达斡尔族来源于契
丹。《玛纳斯》中的“索朗克的后代阿
勒玛穆别特”就可以理解成“索伦人
的后代阿勒玛穆别特”，而“索伦”中
也包括达斡尔，这就从另一方面提出
了达斡尔是契丹的后裔的线索。

又如：《玛纳斯》讲到克塔依人住
在祖国的东北方，靠近大海，这里非
常富饶，并讲他们的京城是“北京”，
有大“北京”、中“北京”、边“北京”
等5个“北京”之谓。苏联研究《玛纳
斯》的专家认为，史诗《玛纳斯》中的

“北京”，指的是契丹占据的“北庭”，
也就是新疆北部的吉木萨尔，历史上叫
作“别什巴勒克”。我认为，史诗中的
5个“北京”与辽的五京有着惊人的巧
合。五京分别为上京临潢府（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南侧，
曾是辽的首都）、中京大定府（内蒙古
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大明镇）、东京辽
阳府（今辽宁省辽阳市）、南京析津府
（今北京市）、西京大同府（今山西省
大同市）。史诗《玛纳斯》中，在讲到

“北京”时，常同时出现“大同夏”这
一地名，这里的“大同夏”有极大可
能是“大同县”的转音。

在《玛纳斯》中，像上述这样历
史留下的痕迹数不胜数，都值得我们
进行深入研究。

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1979 年，日本留学生乾寻来中央
民族学院跟我进修《玛纳斯》，我抽空
给她上课。后来乾寻回到日本，写了
一篇她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跟我们学
习 《玛纳斯》 情况的文章，并译了
《玛纳斯》第二部《赛麦台依》片断，
发表于日文《丝绸之路》杂志上。这
是中国的《玛纳斯》及中国的“玛纳
斯奇”第一次在国外介绍。后来，我
又向德国波恩大学的一位研究新疆少
数民族文学的教授克·雷舍勒介绍了
《玛纳斯》，他回到德国后又给他的
学生介绍。英国伦敦大学退休教授
阿·哈托与我有了书信来往，我向他
介绍了中国的《玛纳斯》及朱素普·
玛玛依，并给他寄去了译成汉文的
《玛纳斯》片断。

中央民族学院在北京，有着与各
国学者交流的方便条件。由于我当时
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

研究所文学研究室主任，凡是来校交
流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我都向他们
介绍了中国的《玛纳斯》。

1983 年 3 月，我应当时法中友好
协会邀请赴法国讲学，我也向法国朋
友们交流了有关《玛纳斯》的研究情
况，并与莱米·岛尔教授一起发表了
题为 《新疆柯尔克孜 〈玛纳斯〉 概
述》的法文论文，刊登在法国的《突
厥学》 期刊上，这是中国的 《玛纳
斯》及朱素普·玛玛依第一次被介绍
到法国。

1989 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内陆
亚细亚研究所以乌戈尔·芬—阿尔泰
学丛书第 154 种为编号的《柯尔克孜
语教程（英文）》出版了。这部著作
由我与法国格·依玛尔特教授合作编
著。其中，我们也介绍了中国的《玛
纳斯》和朱素普·玛玛依，并印上了
朱素普·玛玛依的半身照片。该书
中，除了有《玛纳斯》柯尔克孜文原
文，拉丁字母标音外，还有英文译
文，后边还附有注释。这是我们第一
次用英文向美国介绍《玛纳斯》及朱
素普·玛玛依。

1999年8月4日—8月11日，应邀
赴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市出
席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科学院向我颁
发名誉院士证书的仪式，我在接受记
者采访中，再次介绍了我国的《玛纳
斯》。吉尔吉斯斯坦的吉尔吉斯族和我
国的柯尔克孜族是跨界民族，他们都
流传史诗《玛纳斯》。《玛纳斯》是中
吉两国人民的共同财富，也是相互交
流、增进友谊的纽带。中国歌剧院创
作编出的歌剧《玛纳斯》，在吉尔吉斯
共和国首都比什凯克市举行上海合作
组织峰会时曾应邀前去演出，受到热
烈欢迎和好评。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
《玛纳斯》在增进中吉两国人民的传统
友谊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及共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当中定将作出
自己的贡献。

40多年来，我有不少机会出国讲
学、交流。每次出去，我总是尽量专
门地或结合其他问题，向国外学者介
绍我国的《玛纳斯》和演唱史诗的歌
手们，以及我国党和政府在少数民族
文化传承、研究工作中所作的努力、
所取得的成绩。这么做，不仅使各国
人民进一步了解我们这个伟大的国
家，了解我们的党和政府对少数民族
文化的尊重与重视，也使他们了解了
我国的柯尔克孜族人民，增进了外国
友人对中国各族人民的认识。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
言文学学院教授、中国《玛纳斯》研
究会顾问）

1979年，本文作者胡振华（左一）、中央民族学院（即今中央民族
大学）教师沙坎·吾买尔（居中）与《玛纳斯》演唱大师朱素普·玛
玛依（右一）在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抢救《玛纳斯》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概括中华文
明的起源时，归纳出三种形式，分别
是裂变、撞击与融合，他用“满天星
斗”来形象地总结中华文明的多元统
一，结论便是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
阔国土上创造了历史。的确，传世文
献和考古发掘，都能证明各族人民在
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交流与
融合，共同构建了灿烂的中华文化，
其中自然也包含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

就法律的起源而言，考古发现不
同的地域有着不同的习惯与制度，且
这些习惯与制度，会随着人群的迁
徙，发生碰撞与交融，乃至成就统一
的文化。《尚书》 记载，“苗民弗用
灵，制以刑”。这是说在上古之时，作
为华夏族之外的苗人，就已经创造了
墨、劓、刖、宫、大辟这五种刑罚，
这应该是传世文献中关于传统法律文
化最早的记载。其后华夏部族征服了
三苗，却不废其刑，反而将之运用于
所辖各地，这便是盛行于先秦时期的

“五刑”。
其后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传

统帝制法制得以确立的时期。其间，
中原王朝自然会制定法典和各项制
度，用来治国理政，出现了诸如《秦
律》《九章律》 等著名法典。与此同
时，周边少数民族同样注意用法律来
规范社会秩序，如一向被称为马背上
的民族匈奴各部，就曾经设范立制，
史载：“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盗者没
入其家；有罪小者轧，大者死。狱久
者不过十日，一国之囚不过数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
大动乱时代，汉朝瓦解，政治混乱，
五族内迁，社会动荡。但在思想文化
史上，则是国内各民族融合，外域文
化进入，给中国原有文化增添了新鲜

血液，使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多元的
发展特征。而这一时期的法律状况也
因此有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各少数
民族政权，不管最终是否能够“入主
中原”，都会致力于法制建设。如史载
羯族后赵石季龙时，有“令刑赎之家
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之
制，而鲜卑族后燕慕容盛时，又有

“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无楇棰之
罚”之制。其后统一北方的鲜卑拓跋
部，更是将秦汉以来的优秀传统法律
文化发扬光大，特别是孝文帝迁都洛
阳之后，一改平城时代拘于一隅的格
局，致力于“一道同风”的制度建
设，制定出了《北魏律》。历史学家陈
寅恪给予了高度评价：“北魏前后定律
能综合比较，取精用宏，所以成此伟
业者，实有广收博取之功。”又说：

“元魏刑律实综汇中原士族仅传之汉学
及永嘉乱后河西流寓儒者所保持或发
展之汉魏晋文化，并加以江左所承西
晋以来之律学，此诚可谓集当日之大
成者。”其后北魏虽分东西，齐周又继
之，但是北魏开创的这套优秀法律制
度，始终被各鲜卑政权继承着，最著
者当数高齐的《北齐律》。该法典确立
了十二篇的法典体例，首创 《名例
律》的法典篇目，且科条简要，为此
后隋唐诸律之嚆矢。反观东晋，及其
后的南朝诸政权，在法制建设方面，
基本是拘于晋律，无所建树。故法律
史学家程树德在评价此期法制时曾
说：“南北朝诸律，北优于南，而北朝
尤以齐律为最。”

何以“北优于南”？究其原因，还
是上述陈寅恪所说的“集当日之大
成”，就是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取精
用宏，择善而从，最终创造统一的制
度，而不像南朝固步自封。此期法制

总的方向是法律的进一步儒家化。这
也是一个由两汉“儒法道杂之”的法律
体系向儒家化法律体系过渡的时期。上
承两汉之遗绪，下开隋唐之辉煌。

至隋唐时期，王朝空前强盛，法
制亦达到一个巅峰状态，且流播异
域，大放异彩，成就了中华法系的辉
煌。中华法律文化的代表——《唐律
疏议》，既可视为一个蓄水池，将此前
灿烂的法律文化尽数囊括其中；又可
视为一个分水岭，其后十二个世纪的
传统法制，无一例外都会从中汲取资
源。而此期，与唐政权并存的吐蕃、
突厥、南诏、契丹等，也各有其完整
的法制体系。唐朝政府对这些政权的
法制体系，也并不排斥，因为唐法律
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统一的，且对于传
统的“华夷之辨”，采取弥合之态。统
治者在对待民族事务时，表现得非常
大气且开明，如唐太宗即曾指出，“夷
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
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
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正是有这样
一种开明的认识，使得唐代法律制度
远远超出了一家一姓的范畴，而成为

“天下之法”，深刻影响了各少数民族
法制建设，从目前考古发掘到的这些
政权的法律文献中，到处可见《唐律
疏议》的影子。这便是隋唐法律文化
多元统一的真实写照。

及至五代辽宋夏金元时期，法律
文化的多元统一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
致。五代和两宋政权，基本是汉人建
立的政权，在法律上多传承了隋唐统
一的法律文化。而辽、金、西夏和
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则更多是在
多元的底色下寻求统一。契丹族所创
的辽最初实行“因俗而治”的分治色
彩，对居住于游牧地区的契丹民族适

用本民族固有的习惯法，而对以农业
为主的汉族地区适用唐律。此后，随
着辽“汉化”的加深，逐渐开始效仿
汉人制定法典，辽兴宗时期，制定颁
布了《重熙条制》，道宗时期又制定了
《咸雍条制》。继辽而兴的女真族所创
的金朝，最初同样如辽“因俗而治”，
随着统治地区的扩大，也开始立法改
制。金熙宗时，逐步采用汉制来统一
金的法律制度，在女真旧制基础上

“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编纂
了成文法典 《皇统制》，其后修纂了
《明昌律义》《泰和律义》等法典。至
于西夏，在立国时，早已深受儒家思
想的浸润，故而其法典较之于辽金，
更具中原气象，其代表性法典《天盛
改旧新定律令》，绝大多数条款，均仿
效唐律制定，“统一”的意味更深。元
朝为蒙古族所创，在元政权建立之
前，蒙古各部族尚处于习惯法时期。
为统治全国之需，元初明确以“附会
汉法”为立法指导思想，制定了《至
元新格》《大元通制》等成文法典，同
时保留了相当多的蒙古旧制。虽然没
有像辽金西夏那样沿袭唐宋立法形
式，但在法律内容上却采用“暗用而
明不用，名废而实不废”的做法，将
大量唐宋律文以“断例”的形式编纂
于法典中。蒙古帝国的法制，可谓得

“多元统一”之精髓。
明朝法制上承唐宋，下启清朝。

在其统治区域内，基本贯彻统一的律
例。而同时，处于北方的北元政权乃
至后来由其分裂而成的鞑靼、瓦剌政
权，依旧沿用蒙古旧制。

至于清朝，则是最后一个帝制王
朝，同时也是由少数民族缔造的广土
众民的统一王朝。满洲族入关之前，
在东北地区已经有一段很长时间的统

治经历，也建立有一整套法律制度，
其中司法制度已较为发达。有的刑罚
在入关后被废除，而有的刑罚一直沿
用到清末，如高墙“圈禁”等。入关
之后，面对更加广袤的统治区域，清
统治者贯彻“参汉酌金”立法思想来
订立法制。所谓“参汉”，就是参考
以唐明法制为代表的汉族法制，所
谓“酌金”，就是根据时代发展，斟
酌吸收满洲族固有的习惯法。清廷
对治下各民族的习惯与制度，同样
采取了一种相对开明的态度，它通过

“认可”的方式承认民族地方原有的
法规或者习惯法，且还专门针对特定
的民族地区制定不同于内地的特别法
律。清朝统一的立法权在中央，但
是中央针对特定的地区，专门设定
特定法律并适用之，其内容具有浓
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如制定有
《蒙古律例》《回疆则例》《西宁青海
番夷成例》《钦定西藏章程》 等。总
之，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定，清
廷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空前统一的
法制秩序，其立法之详密，程序之健
全，均达到了传统法律文化的高峰。
尤其是对居于边陲之地的少数民族进
行的多元且又统一的立法调整，多为
史家称道，也改变了“胡虏无百年之
运”之说。

总之，中华传统法律文化，是各
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法的起源不限于
一地一族，法的发展同样是百川到
海，各呈其美。统一和多元，乃理一
分殊。多元为法律文化的表现，统一
乃法律文化的归宿。多元使得传统法
律文化精彩纷呈，而统一使得传统法
律文化传承有序。正是有着这样的多
元统一，使得中华法律文化生生不
息，并能传播异域，流光溢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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